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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弗孔摄影作品中的哲学问题分析
杜喜宁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文化科技产业学院，四川绵阳，621000；

摘要：贝尔纳·弗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摄影创作者之一，他没有把摄影作为记录现实和传播信息的工具，

而是运用“置景摄影”的方式对现实进行重构，让摄影在创作中摆脱工具属性，表达创作者和观众“内心的真实”

而不是需要被摄影证实的真实。因其深厚的哲学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使其作品更富思辨精神和诗性表

达，他的作品同时做到对形式语言的精准运用和对存在问题的深刻洞察。本文以贝尔纳·弗孔作品中的常见元素

为切入点，对其作品中的哲学思考进行梳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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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贝尔纳·弗孔作品中的儿童形象

弗孔 1950 年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阿普特。18岁时

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哲学，这段求学经历塑造了他对

时间、存在与虚构的深层思考。1976 年，他用祖母赠送

的相机开始通过布置场景、拍摄人偶或儿童。

弗孔摄影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并非单纯的出于创造

者自身的审美偏好，而是承载了弗孔个人的哲学思辨与

文学隐喻。在摄影作品《悠长假期》中弗孔通过对人偶

与儿童形象在景观中的创新性构建形成的乌托邦气质

的场景，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特殊的追忆方式，也是

通过视觉化的作品对工业化社会中童年消逝的哀悼，弗

孔在创作过程中经常驾驶着他的一辆厢式货车在穿梭

于乡村道路上，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场景就对其进行设计，

他在这个过程中与人偶的关系更像是一起游戏的伙伴，

他将自己的童年回忆升华为集体记忆的一种符号。这种

叙事策略与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记忆重构存

在异曲同工之处，但弗孔更强调“无法腐蚀的青春”的

虚构性，且弗孔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常被理解为被赋予了

宗教与神话色彩，如《金之屋》系列中的满身涂抹金色

颜料的少年其无性别的纯洁性暗示了对物质世界的超

越，散发出超越现实的神圣性，“艺术家是这样一种人，

他将其个人神话普遍化，并令其与伟大的文化神话相对

峙，并把他奉献给不同的接受者”
[1]
。同时，这种处理

方式与叶芝诗歌《驶向拜占庭》中对永恒艺术的追求形

成互文，即：儿童成为“不朽的技艺”的化身，这种对

成人世界的拒绝，是对线性时间与死亡的必然性的抵抗。

在弗孔的摄影作品和君特·格拉斯的文学作品《铁

皮鼓》中，“儿童形象”都是至关重要的存在，二者的

“非成年”状态均挑战了线性时间观，将童年升华为超

越现实的象征空间，但两者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

弗孔摄影作品中的人偶或儿童形象被摄影定格于永恒

的童年状态，这些形象象征未被社会规训污染的纯真，

通过静止的场景构建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情景中，

人偶与环境的融合更有视觉美感与将现实浪漫化后的

诗意，而《铁皮鼓》通过奥斯卡的成长历程展开线性叙

事，借用儿童的反抗作为行动推动情节，如砸碎教室玻

璃、扰乱纳粹集会等，具有强烈的魔幻感和戏剧冲突；

其次，弗孔的童年叙事源于个人记忆与哲学思辨，其作

品剥离具体历史背景，追求普世性的人类经验，而《铁

皮鼓》则紧密关联 20 世纪的德国历史，奥斯卡的“拒

绝成长”是对二战创伤的回应，前者是集体记忆的载体，

后者是历史暴力的见证者；最后，弗孔的摄影作品通过

置景的方式积极对摄影的本体论进行探索，《铁皮鼓》

则更多的是通过奥斯卡的儿童形象对人性和历史的回

看以及对现实中既定秩序的批判与抗争。

2 贝尔纳·弗孔作品中的常见元素

弗孔的摄影作品以精心构建的场景和象征性元素

而独具特色，火焰、水流、船只、洞穴等元素是贯穿他

的整个创作过程的，这些元素在弗孔的摄影作品既是视

觉美学的载体，也是哲学与文学思考的隐喻。

2.1 火焰：时间的流逝与存在的悖论

“当火焰在我们身边燃起，这种图像看起来是超现

实的，却是很好的思考我们自身存在与时间的关系，肉

身与宇宙的关系”
[2]
。火焰这一元素在弗孔作品中具有

多重内涵：如《宴会》中的篝火，火焰既是破坏力的象

征，又是净化与新生的媒介，火这种元素会在持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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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自身的符号意义，当作品中出现一位手持火把的

儿童或青少年的形象时，我们会认为这里面的火与人的

勇气和探索欲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同时火焰燃烧时产生

的光和热只是火存在状态的衍生之一，它还具有破坏性

和消解力能够与人物命运和事件结局联系在一起；《燃

烧的雪》中燃烧的船，暗示童年的终结与记忆的消逝，

同时通过燃烧的瞬间凝固了时间的流动；火象征生命自

身易逝的本质，弗孔认为，火是“快速变化的诠释者”，

揭示了人类在时间中无法逃脱的有限性；弗孔通过火焰

的意象将个体的焦虑升华为对生命本质的诗意叩问。

2.2 水流：记忆的流动与童年的乌托邦

泳池和海滩情景中清澈的水在《悠长假期》系列中

反复出现：水与火在形式上很接近，虽然水在物理属性

上清洁无害，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和希望，但是它的清澈

感和流动性在符号的语言里也经常指向一种虚无的状

态使人放弃希望；同时，水的流动性象征时间的不可逆，

如泳池中的倒影与涟漪暗示童年记忆的碎片化与重构；

弗孔童年时期在普罗旺斯的乡间生活与水密切相关，泳

池边嬉戏的孩童象征未被成人世界污染的纯真状态，构

建了逃离现实的乌托邦；水的透明性对应弗孔对“轻盈”

美学的追求
[3]
，与火焰的躁动形成对比，暗含存在主义

中对“此在”的静默凝视。

2.3 船只：旅程与过渡的仪式

《燃烧的雪》中的木船、《悠长假期》中远行场景

的象征意义：在多数视觉艺术中船的意象往往呼应荷马

史诗《奥德赛》中的漂泊，以及《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赋予作品宗教与神话的厚重感，但弗孔的作品中有困于

一隅的纸船来表现物理世界或现实问题对自由意志的

局限；船常承载着孩童的集体远行，暗示从童年到成年

的过渡或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但这一理念并没有在作品

中贯穿始终，燃烧的船的出现标志着这一过程的不可逆

与献祭性，也映照了成长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事物不按照

既定线性发展规律的特点；在弗孔的作品《帆船》中还

有“陆上行舟”式的对现实荒诞性的呈现和对逃离荒诞

现实的决心的表达。

2.4 洞穴：潜意识的入口与虚幻的边界

《迈锡尼之门》中的石洞（洞穴）象征现实与虚幻

的界限，弗孔通过人造场景的构建，暗示观众可能被困

于影像的“幻象”之中，而真实存在于场景之外，这与

“柏拉图洞穴假说”形成某种呼应，“人类无可救赎地

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

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
[4]
；洞穴的幽暗与封闭性

指向弗孔对童年记忆深层心理的挖掘，如《爱之屋》系

列中的密室象征欲望与精神的隐秘空间；此外，借用身

处洞穴这一概念也同时表现了对未来的探索和尝试以

及弗孔自身对影像本体论的追问这两重含义。

3 贝尔纳·弗孔作品中的哲学命题

弗孔的摄影作品通过精心构建的虚构场景与符号

化意象，深入探讨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及后现代哲学中

的核心命题。以下从语言、存在、死亡、影像四个维度

展开分析。

3.1 语言：图像困境中的诗性复归

1995 年，弗孔宣布停止摄影创作，转向诗歌与小说

写作：当图像无法承载哲学追问时，语言成为新的表达

路径。在《图像的终结》系列中，弗孔以白色墨水在身

体上书写“Fin”（结束），宣告摄影叙事的终结，同

时开启语词的“诗性复归”。这并不意味着用语言擦亮

世界的尝试失败了，因为“诗歌致力于具体性和致力于

解剖诗的语言，类似摄影致力于纯粹的观看。两者都暗

示不连贯性，断裂的形式和补偿性的统一：根据迫切但

常常是任意的主观要求，把事物从它们的脉络中抠出来

（以便用新角度看它们），把事物草草地撮合在一起”
[5]
。

在日常描述经验中，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图像更

具体（准确）而文字更抽象，但面对艺术表达时这种相

对而言的认定可能会暂时失效。例如，对艺术表达所涉

及到的感受和体验而言，具体的图像因其凝固、不变的

特征远没有文字能够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尺度，所以在面

对具体内容时，不应该武断地选择谁或放弃谁，而要像

弗孔那样从作品表达的完整性和作品实施的完成度上

综合考量，选择最有利于完整表达的方式。不是为形式

选择一种内容，而是为内容匹配更好的形式。

3.2 存在：虚构场景中新的平衡

弗孔的“置景摄影”实践颠覆了传统摄影的纪实性，

转而通过摆拍与场景设计构建“超现实的真实”探讨存

在主义的核心问题：他拒绝记录局部的现实和现实的碎

片，而是通过构建记忆与幻想交织的舞台呈现他对影像

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用影像构建一个新的整体（世界），

影像内的所有元素都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状态，

“每一个物的存在都不是以一个而存在，而是以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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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世界之中，或者说消散在世界之中”
[6]
。这种实

践呼应让·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影像不再是现实

的反映，而是自成体系的超真实。

萨特说“存在即虚无”：时间的流逝使意义不断坍

缩，唯有艺术能短暂抵抗。在艺术实践中创作者和观众

一起努力抵抗的正是我们难以把握的存在秩序和存在

秩序走向瘫缩的必然性。对现实的重构不是回避存在秩

序和秩序瘫缩的必然性，而是尝试寻找新的平衡：关于

主流价值和个体精神的平衡，以及面对生命的脆弱性与

永恒价值的平衡。

3.3 死亡：瞬间与永恒的矛盾

从我们短暂的生命尺度上考量，时间是单向向前发

展的。摄影是关于时间的瞬间物化和对现实的局部裁切，

摄影的本质属性将人的有限性可视化为图像，同时放大

了现代性的普遍焦虑，现代性的一大特征是对“瞬时性”

的迷恋与对“永恒”的追求之间的矛盾
[7]
。在这一矛盾

下似乎永恒价值还未本确认便被提前分解了，现代性普

遍焦虑带来的无力感的解决方案似乎被弗孔的创作进

行了视觉化呈现：他以人偶替代真人，通过场景的精心

编排，将记忆转化为一种“虚构的真实”，既是对逝去

时光的挽歌，也是对现代性时间异化的抵抗。弗孔的作

品中，死亡并非缺席，而是通过符号隐现，弗孔通过“空

缺”揭示存在的悖论：唯有通过缺席，存在才被感知。

3.4 影像：后现代语境下的图像之死

弗孔于 1995 年终止摄影创作，其作品本身即是对

影像本质的终极追问：他拒绝捕捉现实瞬间，转而构建

虚构场景，挑战了罗兰·巴特“此曾在”的摄影本体论
[8]
。弗孔的影像不再证明真实存在，而是努力实现虚构

的真实；他终止创作的理由：数字技术导致图像泛滥这

一问题也预示了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影像

从反映现实沦为自我复制的符号，失去与真实的关联；

在《图像的终结》系列中，碎片化的风景与抽象人体象

征影像的消亡。

今天，图像作为真相的证明的功效已经显著下降，

观众更愿意主动进入虚拟图像中用时间交换片刻真实

的体验感，弗孔则更有先见性的通过自己的创作，尝试

让摄影（至少是艺术摄影）脱掉了证明力的外衣，即：

努力让摄影在创作中摆脱工具属性，建构自己的逻辑和

语言。表达创作者和观众“内心的真实”而不是被摄影

证实的真实。

4 结语

通过对贝尔纳·弗孔摄影作品中的儿童形象、作品

中的常见元素和哲学命题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

弗孔个人对摄影本体论的探索和实践，以及他在文学创

作中的经验和价值判断，得出主要结论分别是：

弗孔的摄影实践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传统摄影的信

息传播和流通的媒介属性,成为了哲学思辨的视觉载体；

作品以时间、存在、真实与语言为核心，与现象学、存

在主义、符号学等理论形成深层对话的同时，以乌托邦

的虚构叙事批判现代性危机；在图像泛滥的当代语境下，

弗孔的摄影创作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更是对

“不可言说之物”的诗性表达。

之所以弗孔的作品能够产生如此重要的价值，是因

为他以及完全把摄影当作当代艺术的一部分，把摄影创

作当成理解和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工具，而不是呈现

某一时刻或某个局部的技术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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